
京剧表演艺术家蓝天：

每个时代各有朝气，年轻便在此处
【文/青年报记者 郦亮 图/青年报记者 常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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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蓝天看来，优秀艺术家大多是极为自律的人。在青春期艰难的“变声

倒仓”阶段，他为了保护脆弱的嗓子，就曾在长达10年时间里不碰一口冰水

冷饮，不吃一口葱姜蒜，甚至吃饺子也不放一点醋。所以在和蓝天交谈之后，

记者一点都不为他在30多岁时就成为上海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并获得白玉

兰戏剧奖主角奖等一批重磅奖项而感到吃惊。作为京剧表演艺术家的蓝天

能成为今天的蓝天，是有其必然性的。任何艺术家光鲜外在的背后，一定有

一些艰难孤寂的时刻，这些时刻或许不足以与外人道，但却决定了艺术家的

艺术人生。

演员不仅要有四功五法，还要有创作力

青年报：11月1日和2日，你再次主演现代红色题

材京剧《龙潭英杰》，这部戏经历了数次大改，这次最大

的改动在哪里？你饰演的李剑飞是如何因时而变的？

蓝天：李剑飞是个一人千面的人物。在之前的版

本中，这个人物的表演显得略“小”了一点。所以这次

排演前，杨小青导演就和我商量，可否将李剑飞塑造成

一个大气磅礴的商贾形象。这样具体的要求，给了我

启发，让我马上又找到了一种新的表演形式。

杨导给我设计了一把扇子。你知道，我们戏曲演

员总讲程式化，所谓手眼身法步。过去我演李剑飞的

时候，手里没有“抓（挠）”，很不自然。杨导一把扇子就

真的解放了我的双手，这把扇子可以是情绪的延伸，也

可以是内心活动的一种内敛。现在的版本，李剑飞不

论是在（江苏）南京任职，还是在上海任职，他的形象就

很端庄大气、沉着稳重。人物不再那么“小”了。

我一直在想，到了当代的戏曲创作，人物就应该去

脸谱化。过去不管是传统戏，还是现代戏，好人就得高

大全，坏人就得呲牙瞪眼。但是在《龙潭英杰》里，杨导

跟我们说：“董洪松（在剧中饰演大反派江溢海）你虽然

是大反派，但我不能在表情上让观众一目了然地知道

你是坏人，你也有一腔抱负，你也想为国家做一些事

情，李剑飞更应该如此。”所以这版《龙潭英杰》的排演

对我和董洪松来说都是一个重新塑造角色、去脸谱化

的过程。

青年报：不久前你刚刚结束了为期28天在全国7

个城市的巡演，剧目包括《智取威虎山》和《四郎探

母》。面对如此高强度的演出，你是如何去化解压力，

并且始终让自己保持最佳状态的？

蓝天：这次巡演近一个月，我主演了两部大戏，一

部是传统京剧《四郎探母》，一部是现代京剧，也是我们

上海京剧院的代表剧目《智取威虎山》。两部戏有很大

的不同，像《四郎探母》这样的传统戏，它得有一些陈、

醇，越是原汁原味，观众可能越是喜欢，哪怕现在京剧

观众都已经偏年轻化了。现在的年轻观众也知道你此

刻唱的是什么韵味、什么流派。而对我们演员来说，唱

传统戏也很过瘾。

但《智取威虎山》就不一样了。我和傅希如师兄都

属于第六代杨子荣了。如果说，有两百年历史的《四郎

探母》是醇厚内敛的，那到了《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就

成了一个大开大合的现代人物。我有幸得到童祥苓老

师的亲授。童老师一直和我强调一句话：“只有基于传

统的深厚基础，你演杨子荣才会举一反三。”杨子荣是一

个集麒派、余派，老生、武生等于一身的人物。应该说，

《四郎探母》和《智取威虎山》各有各的看点。

但是如此高强度的演出对我的嗓子和身体都是一

个考验。这一个月，我中药西药，甚至激素雾化都没有

停过。因为出发前我就淋巴结发炎了。医生让我噤声

休息，这怎么可能呢？我就想尽一切办法去治疗和调

整，不论心理上的还是生理上的。当然，作为一个习武

之人，我还有另一些伤病。记得在第二站演完《智取威

虎山》要演《四郎探母》，我只能请师弟李昊桐帮我中间

演了一折。演出完后我还专门为此和观众作了解释，

当然观众也很理解。

青年报：你是余派老生，有深厚扎实的传统戏功

底，但其实这几年你的很多现代戏也给观众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龙潭英杰》是一部，上一部是青春版的《智

取威虎山》。包括还有其他兄弟院团邀请你创作的京

剧《红高粱》和《母亲》。在你看来，现代戏和传统戏在

艺术呈现上的最大不同是什么？

蓝天：传统戏和新编现代戏是有一些不同的。比

如排演《母亲》，对我来说，不仅要将自己的四功五法表

现出来，还要有创新的创作力呈现出来。我在剧中饰

演男一号蔡和森。里面的唱段很好听，念的是京白，还

有那些大开大合的中国舞，我小时候都学过的，都用得

上。我向导演建议，在适当的地方加一些锣鼓经。因

为锣鼓经就是一种情绪表达，这才是戏曲。

后来就是受宁夏京剧院之邀拍演京剧《红高粱》。

《红高粱》之前已经有很多作品了，舞剧也好，晋剧也

好，评剧也好，到了京剧这里你要不同于它们。后来有

人说为什么蓝天你的呈现就完全不一样？我说请问您

怎么个不一样？他说我们都看得出来，你加入了红生、

武生、花脸的东西，甚至还有河北梆子的东西。剧中，

有一段剧情是九儿背着坛子酒和日本人一起赴死时，

男主角十八刀有一个核心唱段，要是纯余派唱段，这肯

定是不够的，现在我用了更多的头腔共鸣，这其实是花

脸的东西。在十八刀的形体上，跟其他剧种我也区别

开，我和导演、造型老师都有商量，大家合作得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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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一辈演员尤其看重人物身材管理

青年报：说说你的学戏经历吧。据说，你父亲原先

并不同意你学戏。而后在上海戏校学戏的过程中，你

又经历了艰难的倒仓过程。这一路你是如何克服困

难，一步步扎扎实实走过来的？

蓝天：我的父母以前也是戏曲演员，我父亲因为有

一次下乡演出不慎摔伤了右腿，不能做演员了，他才学

的小提琴、二胡、琵琶、扬琴。我父亲很有才。他不想

让孩子学戏曲，觉得学戏曲的孩子要吃苦，成才率太

低。但父亲发现我音准很好，唱腔一学就会，他就让我

试着学唱了几段戏，还颇有味道。后来去了河北省艺

校，老师一听就收了我这个学生。不过时机不巧，那时

河北省艺校没有适龄的京剧班，只有梆子班。这样我

学了三年河北梆子。

直到1997年上海戏校王梦云校长在全国招京剧

学生，她看到我的表演说：“你本来就是唱京剧的料，想

不想来上海戏校学京剧？”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学校让

我的又一位恩师关松安先生教我。他教了我很多剧

目，不仅按照学校教学大纲走，还额外又教了不少老生

戏、武小生戏、武生戏。所以这一路学下来，有那么多

的老师和领导关心我学戏的过程。

说起学习过程，对于男孩子来说都有一个“鬼门

关”——变声倒仓。人发育，喉结一出来，声音就变

了。我原本的行当是老生，14岁变声我就开始学武

生。在学武生的过程当中，我还是迫切地想把嗓子（练

好），因为你起码还有一个高音区。那时唱闭口音的时

候就很糟糕很刺耳，令自己心生反感，唱一句西皮二黄

就完全让自己失望透顶。

其实我就做一名武生也可以，但这时候要感谢王

梦云校长和我父亲。王校长说，蓝天现在变声了，文戏

基础他一直唱老生的，现在让他心理上放松，不要去想

嗓子的事情，不要有心理压力，好好学武生。寒暑假回

家之后，我父亲对我连鼓励带安慰。因为我父亲会拉

京胡，他就从低调门开始，一遍遍将调门涨上去，鼓励

我尝试。虽然一开始也有“呲花”，但也拾回了些自

信。父亲就这样连鼓励带安慰了我10年。10年变声

期，还要有自律，自律到冰水冷饮我坚决不吃，葱姜蒜

不吃，甚至吃饺子我都不敢加一点点醋。2008年大学

毕业了，我就拿《四郎探母》来作为本科毕业汇报演出

的戏。大家都很清楚《四郎探母》可是一个纯唱功的老

生戏，中间有高亢的“叫小番”，全剧都是西皮的高亢激

昂的唱段，开口音闭口音里面全有。应该说，我以《四

郎探母》作为自己的毕业戏，也是表明自己找到了发音

的技巧和那一份自信。毕业后我进入上海京剧院二团

一直工作至今，文戏、武戏在京剧院都唱。现在毕竟是

年龄也上来了，也算是“弃武从文”了，以文戏为主的老

生戏，那多得数不过来，有的是戏让我唱。

青年报：在我的印象中，你很早就被评为国家一级

演员，还曾获得白玉兰戏剧奖主角奖等一批重磅奖

项。那时你才三十岁出头。年少成名会不会给你造成

一些压力？也有人担心这会成为你前进道路上的阻

力。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蓝天：这些压力会有的，但是比起我们前辈的老先

生，他们中20岁挑大梁的比比皆是，甚至三四十岁收

徒当师傅的也很常见。30岁之前真的有一点狂，戏曲

演员作为一个角儿的荣誉感也会让自己变得心浮气

躁。30岁之后再回看之前做的专场，我会感觉现在更

要踏实地做四功五法，需要再一次沉淀，不会着急再办

专场。

还有很多的剧目需要我们去挖掘和呈现，我的榜

样王珮瑜师姐把我们老生几乎所有的传统骨子老戏都

唱了一遍，而我不及她，我才唱了那么几出。现在40

岁了，你真的是说再让我去唱前《陆文龙》后《王佐断

臂》，前《两将军》后《击鼓骂曹》，前黄忠后赵云的话，我

一定会想一想怎么样唱得更好。年龄增长了，心理更

加稳了一些，可以沉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我的戏。

青年报：京剧是一个具有严格艺术传承的剧种。

你觉得相比老一辈，你的优势在哪里？你的劣势在哪

里？你会如何应对破解这个劣势？你会如何在表演上

体现时代性？

蓝天：比起老一辈，我们学的戏比他们少之又少。

回看老一辈他们学的戏有上百出，他们那种基础积淀

比我们深厚太多太多了，这是令我辈非常羡慕的。

我想起尚长荣老师说的要尊重传统，激活传统。

激活传统一定得有深厚的基础，老一辈在上百出戏的

学习过程中流血流汗流泪，相比之下我们学得太少，我

们现在有很多基础保障，要做的就是持续地学习更多。

我们青年一辈的表演可能更符合当代大众的审美

了，无论是传统戏，还是现代戏，都有种朝气体现在我

的行当里。就拿人物身材管理来说，这就是我们青年

一辈尤其看重的。对我们生行来说格外重要，但也确

实有一点矛盾。比如我为了舞台形象好而瘦下来，结

果气不足了，我人稍微胖一点了，气足了，可以唱得很

好，但形象很胖了。就像这次演《龙潭英杰》，李剑飞的

原型——钱壮飞是一米八几的个儿，之前排这样一出

戏，我人是略胖的，为了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合适，一

定要瘦。当然了，你瘦的情况下，还得要保持体力气

力。老先生虽然很少提到身材管理这件事，但每个时

代有每个时代的朝气，年轻就体现在这里。


